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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俄”特指那些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国内战争和外国军事干涉期间，“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敌视苏联的迁
居国外者。参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3 册，莫斯科: 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70 年，第 161 页。据当时的国际联盟统计，
仅在 1920 年代末，白俄总数已在 150 万人以上，以地域视之，欧洲最多，其中又以法国为最，计 40 余万;在远东则以中国
人数最多，大约 7 万 6 千人。参见文宙: 《十年流浪的白俄状况》，《东方杂志》第 25 卷第 1 号，1928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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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俄国及苏联的关系，关联着文学、想象、政治、革命等诸多领域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
鲁迅研究的一个热点。而通过爬梳和学习诸位学界先进的经验可以发现，就时代而论，这些深入的研讨








1922 年 4 月 4 日晚，鲁迅陪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 Vaseeli Eroshenko) 去北京第一舞台观看“俄国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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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演出的《游牧情》，并在 4 月 9 日作《为“俄国歌剧团”》一文，刊于当日晨报副刊①。据当时主编晨报
副刊的孙伏园回忆，该团是沙皇时代三大歌剧团之一，“十月革命”后一路向东，流亡国外，经哈尔滨、长
春，沿途卖艺，最终来到北京②。自 1922 年 4 月 3 日起，俄国歌剧团在北京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一系
列演出③。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演出活动得到了北京新文学界，特别是“爱美剧”同人的大力支持。陈大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 《鲁迅年谱》第 2 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71 页。
参见孙伏园: 《〈鸭的喜剧〉———〈呐喊〉谈丛》，孙伏园、孙福熙: 《孙氏兄弟谈鲁迅》，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
第 231 页。




俄罗斯歌舞剧的杂感》，《晨报副刊》1922 年 4 月 21 日;曙青: 《第一舞台观俄国歌剧有感》，《晨报副刊》1922 年 5 月 7 日;
新中华戏剧协社: 《介绍俄罗斯歌舞剧》，《晨报副刊》1922 年 4 月 15 日。
鲁迅在 1920 年 12 月 14 日致青木正儿的信，1925 年的《华盖集·有趣的消息》以及 1935 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寂寞心情;在《有趣的消息》中，鲁迅更是直接将北京比作“一片大沙漠”。参见陆耀
东: 《〈热风〉注释札记两则》，《武汉大学学报》1981 年第 4 期。
⑦ 鲁迅: 《为“俄国歌剧团”》，《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82，383 页。原载《晨报副刊》1922 年 4 月 9 日。
鲁迅曾如此解读尼采《查拉图斯特的序言》中的若干意象:走索的超人会赢得群众麋集观览，但一旦落下，群众
都会走散;超人会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而“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 Ewige Wieder kunft) ;
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 Bildung) 的结果。”参见鲁迅:






































参见［日］伊藤虎丸著，徐江译: 《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文学评论》1990 年第 1 期。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88 页。
爱罗先珂因为不能忍受北京沙漠般的寂寞，所以才买来蝌蚪，期待听到未来的蛙鸣; “然而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却
只是爱罗先珂君的一件事”，他主张自食其力，热爱自然。在其劝说之下，鲁迅家的院子里养了小鸡小鸭，呈现出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参见鲁迅: 《鸭的喜剧》，《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556 页。
鲁迅: 《〈狭的笼〉译者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 1 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554 页。
爱罗先珂“平常总穿着俄国式的上衣”，他的衣箱里几乎没有外国样式的衣服，“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见
他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俄罗斯’的儿子”。参见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第 288—289 页。
有关观看俄国歌剧团与鲁迅之自觉以及爱罗先珂对鲁迅思想转变之影响的研究，可参见彭明伟: 《爱罗先珂与
鲁迅 1922 年的思想转变》，《政大中文学报》( 台湾) 2007 年第 7 期。




人。这两个字实在包含着一种政治的悲剧意味”。参见胡愈之: 《白俄》，《胡愈之文集》第 3 卷，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
第 56—57 页。原载《生活周刊》，1932 年 9 月。
国家和历史之外的没落存在。需要注意的是，1918 年 8 月中国北洋政府曾以支持白军的“协约国”盟国



































参见《海参崴出兵宣言》，《政府公报》第 928 期，1918 年 8 月 25 日。
《布告中俄协定告成邦交重复令》，《司法公报》1924 年第 192 期。
陆耀东细致考察了当时《晨报副刊》所刊登的俄国歌舞团广告和剧目介绍，认为该团是一个艺术团体。参见陆
耀东: 《〈热风〉注释札记两则》，《武汉大学学报》1981 年第 4 期。
同盟会员陶冶公是此次俄文学习活动的发起人，而其学俄文的真正动机在于借此机会取得与在日俄国“虚无
党”人的联系，进而争取后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当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在日俄人备受歧视，俄文也无人重视，陶冶公
四处物色才找到玛理亚孔特夫人。参见陶冶公: 《我的自传》，《绍兴文史资料》第 3 辑，1987 年，第 76—77 页。
鲁迅在 1935 年 4 月 19 日致唐弢信中谈及学习外文的方法，认为初学外文时，若老师不懂中文，不能讲解比较，
则成年学生会很吃亏，发音即使正确，所学也不过皮毛而已。这一经验之谈或许来自鲁迅对当年中越馆俄文学习的回忆
与评价。参见鲁迅: 《致唐弢》，《鲁迅书信集》下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年，第 798 页。
参见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第 147—149 页。
梁启超: 《俄人之自由思想》，《清议报》第 96 号，1901 年 11 月 1 日。
鲁迅: 《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460 页。
这些“白银时代”作家包括契诃夫( Anton chekhov) 、安特莱夫( 安德列耶夫，Leonid Andreev) 、契里珂夫( Evgeni
Tshirikov) 、阿尔志跋绥夫( Artzybashev) 、勃洛克( Alexander Blok) 、扎弥亚丁( 扎米亚金，Zamyatin) 等人。而这当中的很多
人后来成了著名的俄侨作家，如安特莱夫、契里珂夫、阿尔志跋绥夫及扎米亚金等。另外，有关晚年安德列耶夫反苏维埃
思想之研究，可参见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谷羽、王亚民等译: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 3
卷，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306—308 页。










































鲁迅: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译文全集》第 1 卷，第 139 页。
正因为此，鲁迅对“俄国歌剧团”颇为欣赏。一个旁证是，1922 年 6 月 2 日晚，他曾陪同家人再次前往第一舞台
观剧。参见周作人: 《周作人日记》中，郑州: 大象出版社，1996 年，第 241 页。
参见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 214—215 页。
⑥ 萧军: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北京: 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1 年，第 67，67 页。
参见周国伟、彭晓: 《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146 页。
参见萧红: 《鲁迅先生生活散记》，《文艺阵地》第 4 卷第 1 期，1939 年 11 月 1 日。
鲁迅: 《致萧军》，《鲁迅书信集》下卷，第 853 页。
而 1936 年 1 月 13 日晚，鲁迅一家人也曾到“俄国饭店夜饭”①。
由此可见，以白俄咖啡馆为代表的白俄都市文化已经悄然走进鲁迅的日常生活，成为鲁迅会友交谈
的一个重要场域。然而，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鲁迅却从未将它们写进自己的文学世界。比之于鲁迅











住白俄人数接近 16 000 人，若考虑到流动的白俄，这一数字在 1936 年可能超过 21 000 人⑥。更为关键
的是，与那些恪守华洋分界的欧美侨民不同，作为艰难图存的“难民”和备受欧美外侨歧视的“二等白
人”，绝大多数白俄杂处华人之中，其所从事的职业也大多与上海百姓密切相关。1926 至 1928 年间，白












谷的一位文 友，也 是 同 样 鼓 吹 上 海 都 市 文 化 的 作 家 黄 震 遐 看 来，这 些 白 俄 咖 啡 馆 不 过 是 上 海 的














鲁迅: 《鲁迅日记》，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年，第 996 页。
④⑤ 张若谷: 《现代都会生活象征》，《珈琲座谈》，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 年，第 3，4，7—9 页。
张若谷: 《饮食 男女 战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 年，第 146 页。
参见汪之成: 《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 年，第 80—82 页。
参见马军: 《霞飞路与俄侨》，政协上海市卢湾区委员会编: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卢湾卷》2004 年第 2 期。
参见陈亮: 《罗宋大菜》，《申报》1936 年 10 月 21 日。
参见吴似鸿著，傅建祥整理: 《我与蒋光慈》，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52—53 页。
一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便是他们底格言与方针”; 而白俄舞女则是这一“万国会场”的重要成员。
因而“我们真觉得很荣耀能够住在这包罗万象的上海中……上海是我们的，老百姓丝毫没份，他们不但








































黄震遐: 《我们底上海》，《申报·艺术界》1928 年 12 月 30 日。
参见鲁迅: 《“题未定”草( 一至三) 》，《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55 页。
参见鲁迅: 《“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432 页。
参见景宋( 许广平) : 《鲁迅先生的娱乐》，《文艺阵地》第 4 卷第 1 期，1939 年 11 月 1 日。
参见鲁迅: 《革命广告“鲁迅附记”》，《语丝》第 4 卷第 3 期，1928 年 8 月 15 日。另按，鲁迅在 1928 年 8 月 15 日
致章廷谦信中也提及此事，指出创造社咖啡馆谎称可在店中遇见鲁迅、郁达夫等著名作家，虚假宣传，而田汉开的咖啡馆
则以“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女”为卖点，“肉麻煞人”。参见鲁迅: 《致章廷谦》，《鲁迅书信集》上，第 197 页。
参见鲁迅: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82 页。











































鲁迅: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 8 卷，第 409 页。
1933年 7 月的一个凌晨，瞿秋白和杨之华来鲁迅家里避难时就曾经惊动这位邻居，所幸最后平安无事。参见许
广平: 《鲁迅回忆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年，第 129 页。
《刘明山惨死系俄捕足踢堕浦》，《申报》1933 年 8 月 9 日。






欢喝清茶，家中不预备咖啡之类的其他饮品②。此外，我们在 1934 年 5 月 18 日的鲁迅日记中还发现了































鲁迅: 《“抄靶子”》，《申报·自由谈》1933 年 6 月 20 日，《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205—206 页。
萧红: 《鲁迅先生生活散记》。
参见《鲁迅日记》，第 887 页。
1923 年 8 月 1 日上午，他与日本友人清水安三到咖啡馆小坐，8 月 16 日午后又与李茂如等人“往菠萝仓一带看
屋，比毕回至西四牌楼饮冷加非而归。”参见《鲁迅日记》，第 398 页。
参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鲁迅在上海活动旧址图集》“图 34”、“图 62”，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又见
《鲁迅日记》，第 695 页。
参见［英］马克曼·艾丽斯著，孟丽译: 《咖啡馆的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41—244 页。
参见景宋( 许广平) : 《鲁迅先生的娱乐》，《文艺阵地》第 4 卷第 1 期，1939 年 11 月 1 日。
郁达夫就很喜欢逛上海的白俄书店。1927 年 2 月 28 日上午，他“上霞飞路俄国人开的书店去买了十块钱左右
的书”，收获了一本德国小说以及安特莱夫剧本的德译本;接下来的两天，他又去这家书铺，先后买了两本高尔基剧本以
及两本德译俄国小说。7 月 18 日傍晚，郁达夫又在一家法租界的俄国书铺里买了三本德文小说，其中包括他非常珍视的
罗曼·罗兰小说《夏天》的德译本。参见郁达夫: 《郁达夫日记集》，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82、84—85、171
页。






































部分钱补足成本，并订购 50 本。参见梅志: 《读许广平先生的札记》，《新文学史料》1993 第 1 期。
鲁迅: 《“死魂灵百图”小引》，《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446 页。
［俄］阿列克谢·阿恰伊尔: 《在世界各地漂泊》，《松花江晨曲》，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20 页。
鲁迅: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译文全集》第 1 卷，第 140 页。
鲁迅翻译安特莱夫《黯澹的烟雾里》的《译者记》，《鲁迅译文全集》第 1 卷，第 231 页。
参见彭家煌: 《明天》，《申报·自由谈》，1933 年 5 月 27 日;黑婴: 《圣诞节的前夜》，《良友画报》第 102 期，1935
年 2 月 15 日。另外，1930 年代的《申报》上涌现出为数众多的苦难白俄形象，不过这些作品大多将“苦难”奇观化，以此
满足读者的市民趣味。
鲁迅在分析毕力涅克( Boris Piliniak) 的小说《精光的年头》时指出，这部小说的唯一主角是“革命”，“而毕力涅克
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参见鲁迅: 《一天的工
作·后记》，《鲁迅译文全集》第 6卷，第 324页。而在鲁迅看来，法捷耶夫( Fadeyev) 的《毁灭》最成功之处在于深刻剖析了
在革命中遭遇挫败与痛苦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高中生美谛克的无奈与孤独。参见鲁迅: 《毁灭·后记》，
《鲁迅译文全集》第 5 卷，第 408 页。










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⑤1932 年 9 月，鲁迅在《竖琴
·前记》中再次强调，自尼古拉二世以来的俄国文学一直是“为人生”的文学，但其在如今的苏联却日趋
凋零，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带给作家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 D． S．
Merezhikovskii Z． N． Hippius) ，库普林( A． I． Kuprin) ，蒲宁( I． A． Bunin) ，安特莱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
绥夫和梭罗古勃( Fiodos Sologub) 之流的沉默”⑥。



















谈》，［俄］弗·阿格诺所夫: 《俄罗斯侨民文学史》“附录二”，第 724 页。不过，比之于占据主流的欧洲俄侨文学，由于地
理的隔绝，当时的中国俄侨文学只是被忽视的“沉默”的“外省”。参见李萌: 《缺失的一环———在华俄国侨民文学》，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 页。而因为民族、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隔阂，中国俄侨文学更是未能进入鲁迅以及其
他中国作家的视野，这其中唯一的例外可能来自高长虹。他在访欧前曾在哈尔滨逗留，并与著名俄侨作家涅斯梅洛夫结
识，相互翻译对方诗作。参见曾一智: 《城与人———哈尔滨故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46 页。
1928 年 6 至 10 月，鲁迅在《奔流》上翻译并连载了藏原惟人的《苏俄的文艺政策》一文，该文是 1924 年 5 月 9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召开的党的文艺政策讨论会的速记，而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在文艺领域的指导方针———“和
国内及国外侨民，行了最决定底的斗争”，正是此次讨论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参见藏原惟人: 《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
策———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的议事速记录( 1924 年五月九日) 》，鲁迅: 《文艺政策》，《鲁迅译文全集》第 5 卷，第 43、
107页。在该书的“附录”中，冈泽秀虎论述了十月革命带给俄国文学界的分化，过去居于文坛中心的作家大部分逃亡，
而“失去了自己底阶级，自己底生活条件的他们，在内心上也断绝了创造底路了”。参见［日］冈泽秀虎: 《以理论为中心
的俄国无产阶级发达史》，同上书“附录”，第 126 页。而在鲁迅 1929 年翻译出版的《壁下译丛》一书中，昇曙梦也论述了
十月革命对俄国作家的淘洗，指出安特莱夫、库普林等著名作家现在“徒然住在国外，( 译者按:安特莱夫是在十月革命那
年死的) ，一面诅咒着祖国的革命的成功，一面将在那暗中人式的亡命生活中，葬送自己的时代”。参见昇曙梦著，鲁迅
译: 《最近的戈理基》，《鲁迅译文全集》第 4 卷，第 147 页。
鲁迅: 《“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298 页。
鲁迅: 《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307—308 页。
鲁迅: 《竖琴·前记》，《鲁迅译文全集》第 6 卷，第 5—6 页。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 《国语辞典》第 3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2080 页。
参见刘云飞、陈方: “译者后记”，［俄］弗·阿格诺索夫: 《俄罗斯侨民文学史》，第 727 页。
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统计，仅 1913 年从沙皇俄国流亡出去的侨民就多达 29 万人，而俄国 20 世纪以来的流亡



























参见高尔基著，瞿秋白译: 《论白党侨民的文学———跋 D．郭尔白夫所著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5 卷，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7 年。按，1932 年瞿秋白曾将此文编入《高尔基论文选集》，未出版，在瞿秋白牺牲后，这一选集在 1936
年被鲁迅收入《海上述林》，另外，该文还曾发表于左翼刊物《海燕》创刊号，1936 年 1 月 20 日，译者署名为陈节( 但此一
信息，各版本瞿秋白文集并未收录) 。
在俄文中，“白俄”和“白党”是两个有着明显区别的词汇。高尔基的原文标题为“О книжке Д． А． горбова‘о
белоэмигран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参见 А． М． Горьлий，О книжке Д． А． горбова‘о бело-эмигран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的统称。参见新辞典编译社编辑: 《新知识辞典》，上海:童年书店，1936 年，第 147—148 页。
鲁迅: 《壁下译丛小引》，《鲁迅译文全集》第 4 卷，第 5 页。
参见鲁迅: 《致曹靖华》，《鲁迅书信集》上卷，第 312 页。另按，蒋光慈曾亲历荒谬可笑的查禁。1930 年代初，他
曾预付百元在上海外文书店订购一套《苏联百科全书》，然而该书到店之后，店员竟以“赤俄的书”为由，将书扣押。参见
吴似鸿著，傅建祥整理: 《我与蒋光慈》，第 85 页。
随着国共合作实现，中苏两国于 1937 年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在随后签订了苏联三次对华贷款协议。
尽管因为苏联坚持中立日本、避免与之开战的政策，并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使中国的联苏抗日战略宣告终结，但中苏两





















1930 年 3 月，法租界霞飞路巴黎大戏院房主丁润庠，因细故被法租界会审公廨检察处送达堂之公
务员、俄人克尔米鹿夫殴伤⑦。当年 9 月，崇明路青云里新沙逊洋行因翻建洋行所属房屋，雇佣白俄二百
余人，强拆民屋，市民房屋被翻动者 30 余家，被殴伤者数人⑧。此番恶行引发整个青云里房客大请愿⑨。

















萧军: 《第六封信注释》，《萧军全集》第 9 卷，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49 页。





1929 年 2 月 18 日，
参见鲁迅: 《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571 页。
李长之: 《鲁迅批判》，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3 年，第 142 页。另按，该书的初版本为上海北新书局 1936 年版。
参见鲁迅: 《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3 页。
《丁润庠被俄人殴伤继纪》，《申报》1930 年 3 月 8 日。
《崇明路青云里昨有白俄强拆民屋》，《申报》1930 年 9 月 11 日。
《昨日青云里房客大请愿》，《申报》1930 年 9 月 16 日。
《俄人胆大妄为 一掌击死华人》，《申报》1931 年 4 月 26 日。












































《朱静安家俄保镖以枪柄行凶》，《申报》1930 年 5 月 12 日。
李鼎声主编: 《现代语辞典》，上海:光明书局，1933 年，第 124 页。
鲁迅: 《冲》，《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339 页。
鲁迅: 《踢》，《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245 页。
1921 年 4 月，鲁迅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以“犹太人虐杀”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医生》，在“译者附记”中，
鲁迅言简意赅地介绍了 1905 至 1906 年间沙俄的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他还特别提及了 1921 年白俄头目恩琴在库伦对犹
太人的残酷杀戮。参见鲁迅: 《医生·译者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 1 卷，第 274—275 页。
参见胡道静: 《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期刊》第 2 卷第 1 期，1934 年 6 月。
参见胡道静: 《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通志馆期刊》第 1 卷第 3 期，1933 年 3 月。
《远东之白俄》，上海《晨报》，1932 年 7 月 19 日。
鲁迅: 《萧伯纳在上海》“序言”，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 《萧伯纳在上海》，上海:野草书店，1933 年，第 2 页。
根据胡道静的研究，该报又称“柴拉报”，1920 年创办于哈尔滨，1925 年、1928 年又分别在上海、天津创办同名报
纸。上海《霞报》还附设晚报版，即《晚霞报》。该报既拥护白俄又赞成南京国民政府，是当时上海最主要的俄文报纸。
参见胡道静: 《上海的日报》。
参见乐雯( 瞿秋白) : 《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萧伯纳在上海》，第 62 页。








































参见乐雯( 瞿秋白) : 《白俄报的义愤》，《萧伯纳在上海》，第 77—88 页。
参见《萧伯纳昨过沪北上》，《申报》1933 年 2 月 18 日。
参见吾: 《欢送萧伯纳》，《申报》1933 年 2 月 20 日。
参见冯雪峰: 《回忆鲁迅》，《冯雪峰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78 页。
《上海霞报》曾发表文章质问萧伯纳不去探访上海的贫民窟，而在瞿秋白看来，白俄报纸之所以有此一问，“原
来因为俄国群众的‘不满意’的爆发，弄得他们这些王孙公子变成了丧家之犬，几乎要流落到这个贫民窟里，永世做中国
工人的罢工破坏者。仿佛他们的流落，萧伯纳也‘与有罪焉’”。参见乐雯 ( 瞿秋白) : 《白俄报的义愤》，《萧伯纳在上
海》，第 89 页。
参见乐雯( 瞿秋白) : 《俄国公主论萧伯纳》，《萧伯纳在上海》，第 83 页。
鲁迅: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495 页。
































【责任编辑: 李青果; 责任校对: 李青果，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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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304 页。原载《语丝》周刊第 112 期，1927 年 1 月 1 日。
③ 参见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随感录》，《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79，80 页。








冯雪峰: 《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冯雪峰忆鲁迅》，第 144 页。
